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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寻踪白鹭村
□陈桂南

在赣鄱苍茫的山坳里，我们与“千年客家
第一村”白鹭古村不期而遇。这趟旅程不只
是为了探访客家人文的踪迹，更渴望用画笔
与这片土地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一

白鹭书院是此行的落脚点，这座由清代
赣南首富钟正瑛家族的家学“培桂轩”演变
而来的书院，门前两株古桂已守望百余载。
院内竹影摇曳，廊腰缦回。轻轻推开二楼的
镂花木窗，整座古村的侧影便扑面而来——
青瓦叠嶂，飞檐交错，远山如黛，宛若一幅徐
徐铺展的山水长卷。

午后，一场细雨不期而至，淅淅沥沥地洗
去岁月的尘埃。雨水顺着黛瓦流淌，在檐下
织成晶莹的珠帘。远望古村烟雨迷蒙，黛瓦
白墙在雨雾中若隐若现。按捺不住内心的悸
动，撑起伞，独自走进湿润的巷弄。

青石板路被雨水浸润得泛着幽光，两
旁苔痕斑驳，绿意盎然。这条幽深的巷道
蜿蜒至视线尽头，仿佛通往时光的深处。
我在空巷中徘徊，体味着“庭院深深深几
许”的静谧。

行至村口，见一方池塘中残荷轻摇，雨打
荷叶的声音格外清越。几位画友早已在此支
起画架，用心捕捉“留得残荷听雨声”的意
境。我迅速铺纸研墨，记录下这动静相宜的
瞬间。偶尔飘落的雨滴在宣纸上晕开墨色，
反倒平添了几分天然意趣。

二

白鹭古村的灵魂，深藏在现存的六十九
座祠堂之中。这些祠堂如同散落的明珠，串
联起一部立体的家族史诗。

祠堂的屋脊上，高耸的“鱼尾”翘角格外
引人注目，它们直指苍穹，既有赣派建筑的精
致，又承载着客家人“鲤鱼跃龙门”的朴素愿
望。晨光中，这些翘角投下灵动的剪影；暮色
里，它们为天际线勾勒出诗意的轮廓。我们
以水墨线条描绘这错落层叠的景象，每一笔
都仿佛在书写客家人千年迁徙、生生不息的
传奇。

世昌堂作为钟氏总祠，庄严肃穆。门前
一对石狮历经风雨剥蚀，依然威武雄健。院
内旗杆石林立，刻满功名官衔，无声地见证着
家族“科甲鼎盛”的辉煌。我选择以恩荣堂与
祠前的功名柱为描绘主体，对景写生时，不时
有村民驻足观看，他们眼中流露出的自豪，让

我对这座祠堂的分量有了更深的理解。
古村的恢烈公祠被誉为“山沟里的大观

园”，是乾隆年间钟愈昌为三个儿子所建的宅
第。这座祠堂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门楣窗棂上
的每一处纹样都寓意深远。最令人惊叹的是
祠内天井中两株相守五百年的雌雄罗汉松，枝
叶冲出屋顶伸向苍穹，诉说着绵延不绝的家族
传承。

王太夫人祠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显得
弥足珍贵。这位女性设立义塾、义仓的善举，
体现了客家文化中超越性别的智慧与胸怀。
描绘这座建筑时，因巷道狭窄、游人如织，我
选择进入祠内描绘其内景。

在兴复堂有幸邂逅年过八旬的钟老先
生。老人须发皆白，精神矍铄，说起古村历史
如数家珍。厅堂内“忠孝信悌礼义廉耻”八块
木匾高悬，他指着这些匾额，用夹杂方言的普
通话娓娓道来：“我们白鹭明清古建有200多
栋，现在还有 69座祠堂。这些不只是古建
筑，更是我们客家人的根啊。”

说到动情处，老人领我们走到天井旁，指
着梁枋上的雕刻说：“你看这些老构件，能保
留的都保留着。修旧如旧，就是要让后人知
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老人的话语在古老的
厅堂里回荡，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这些古建
筑于他而言，不是冰冷的木头砖石，而是有温
度、有灵魂的家族记忆。

老人说，他年轻时也曾外出闯荡，最终还
是选择回到故土。“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我
们客家人最懂得这个道理。”说罢，他望向门
外的古巷，目光悠远。

三

青砖黛瓦的福神庙，静默地伫立在恢烈
公祠旁。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庙宇，香火缭绕
间承载着代代村民最朴素的祈愿。1932年，
毛泽东同志曾在此主持红军干部会议和群众
大会，昔日供奉神祇的殿前广场，成为播撒革
命火种的讲坛。庙内至今保留着当年的会场
布置，墙上还依稀可见当年的标语字迹。从
祈求神恩到人定胜天，福神庙成为连接古老
传统与红色理想的时空坐标。

带着从福神庙听来的革命往事，我们踏
上那条位于福神庙与恢烈公祠之间、蜿蜒于
青山之间的红军步道。这条青石板铺就的小
道，曾是红军战士秘密往来的通道。循着斑
驳的石阶登上北侧山坡，整个白鹭古村沿鹭
溪河呈优美的月牙形分布，规模宏大的建筑

群在眼前铺展，青瓦层叠，檐角交错，与远山、
溪流、田野构成一幅壮丽的画卷——原来最
美的画作，早已存在于天地之间。

目光从古村的恢弘全景收回，我们被两
处更具生活与艺术温度的场所吸引——东河
戏古戏台与绣花楼。

这座曾锣鼓喧天的东河戏古戏台，静静
地立在恢烈公祠前的空地上。戏台为单檐歇
山顶建筑，台柱上的鎏金对联虽历经风雨，字
迹依然可辨。如今这里常显寂寥，只余风穿
窗棂的轻响。但站在台前，仿佛仍能听见当
年的丝竹管弦。遥想盛世当年，台上水袖翻
飞、唱念做打，一出出才子佳人、忠孝节义的
故事，曾怎样牵动着台下每一颗质朴的心。

那悠扬的曲声，想必也曾越过深深庭院，
飘入隔着莲池的绣花楼中。这座充满浪漫色
彩的建筑，是钟家女眷昔日观戏、赏月、刺绣
的所在。楼上的雕花窗棂格外精致繁复，想
必当年的闺秀们，就是透过这些细密的格栅，
望着戏台上的悲欢离合，将外面的热闹与内
心的思绪，一并绣入手中的绢帕，或藏入心底
的诗行。

四

在白鹭书院的茶室里，我们见到了书院
主理人易先生。这位曾南下经商多年的客家
人，如今带着全家回到白鹭村，投身古村的保
护与活化。易先生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白鹭
人选择回归故里。他们中有的修缮祖宅，开
设民宿；有的整理族谱，传承文化；还有的利
用新媒体，让更多人了解白鹭古村的故事。

“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愿意回来，让文化传承
下去。”

临别清晨，曙光初露，我们再次来到鹭溪
河边。朝阳从东山顶上缓缓升起，金色的阳光
洒在河面上，波光粼粼中仿佛掠过一道白鹭的
倩影。溪水潺潺，鸟鸣啁啾，千年的光阴仿佛在
此凝固。

回首这次白鹭之行，我深刻体会到，古村
写生绝非简单的风景再现，而是以笔墨与历
史进行的深度对话。那些在巷弄间偶遇的村
民，那些在祠堂里聆听的往事，都成为这次采
风创作最珍贵的养分。

当将这些写生作品整理成集时，白鹭古
村的魂——那种历经千年而不衰的客家精
神，已悄然融入每一笔皴擦、每一处墨韵之
中。于我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艺术的收获，更
是一次文化的寻根与精神的洗礼。

老伴走后，老余便住进了儿子家。因为
独子是他唯一的依靠，除此之外，再无别处
可去。

老余的房间在二楼，窗外正对着小区的
绿化带，春天时能看见玉兰花开，夏天有蝉
鸣作伴，可他总觉得这方寸之地，装不下他
那颗漂泊的心。

初来乍到的日子里，儿子总陪着他说说
话，替他解闷。那些夜晚，父子俩坐在客厅
的沙发上，儿子讲着单位里的趣事，老余则
认真地听着，时不时露出满意的微笑。可日
子一长，儿子被工作磨得疲惫不堪，昔日的
家长里短渐渐淡了，只剩下每日上下班时匆
匆几句寒暄。

老余常常望着儿子疲惫的身影，欲言又
止，最终只是默默地端上一杯热茶。

白天，儿子儿媳上班，孙子孙女上学，偌
大的屋子便只留老余一人。他曾想看看电
视，儿子教了好几回，怎奈电视操作“套路”
太多，始终没学会。有次还不慎把电视捣鼓
坏了，被小孙子狠狠凶了一顿，从此再不敢
碰那玩意儿。

老余只念过两年书，没什么文化，更
不敢独自出门。他只能在家数着地板上
的瓷砖，从窗缝里偷偷张望这座繁华的城
市，窗外的车水马龙与他无关，那些匆匆
而过的行人，那些闪烁的霓虹灯，都成了
他眼中的风景画。

有时，他会将耳朵贴在窗玻璃上，听着
外面的喧嚣，仿佛这样就能融入那个热闹的
世界。然而，窗玻璃上的雾气时常模糊了他
的视线，也模糊了他与这个时代的距离。

周末，老余总盼着儿子能带他出去转
转，可好几次都因儿子临时有事泡了汤。他
试着找孙子聊天，孩子们也只是“嗯”“哈”

“啊”地应付着。其实，老余心里清楚，自己
满口的土话，孩子们也听不懂。

那些日子里，老余常常坐在阳台上，望
着远处的高楼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阳台
上那盆绿萝长得郁郁葱葱，可他却觉得自己
的日子像那盆干枯的君子兰，失去了往日的
生机。

闷得发慌时，老余便想找点事做，于是
包揽了家里拖地、擦灰等搞卫生的活儿。
起初，儿子儿媳下班回来，见家里干净整
洁，心情也跟着清爽不少。可日子久了，儿
媳发现实木地板被刮得伤痕累累，桌椅也
添了好几处碰伤。儿媳只好劝老余：“爸，
您还是多歇歇，注意身体。”老余点点头，嘴
里应着，可第二天又忍不住拿起拖把，把地
板擦得锃亮。拖把在地板上划出的水痕，
就像他心里那些无法言说的孤独，在阳光
下泛着微弱的光。

实在憋不住了，老余便去小区里“视
察”。可是，机灵的保安见他东张西望，竟
把他当成了小偷，后来还是儿子赶来，才
解了围。

儿子叮嘱他：“爸，在小区里别乱跑，就

在活动区看人家打牌吧。”老余这辈子没摸
过牌，儿子又说：“就当看人家种田种地呗。”

那天，一位老太摸了一手好牌，却不知
该如何下手，转头问站在一旁的老余：“先打
什么？”老余一脸发蒙，没作声。老太又问：

“怎么打？”他依旧不敢吭气。没等老太转过
头，老余便默默地走开了。

老余回到家，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儿
子给的零花钱，犹豫着要不要去买点水果。
他想起年轻时在田间劳作的日子，那时他能
扛起百斤的担子，如今却连超市的自动门都
推得吃力。

窗外的夕阳洒进来，照在他花白的头发
上，映出一片金色的光晕。那光晕让他想起
老伴在世时，总爱在傍晚时分坐在院子里择
菜，那时的夕阳也是这样温柔。

晚上，儿子加班回来，看见老余还坐在
客厅里，便走过去说：“爸，您怎么还不睡？”
老余抬起头，眼睛里闪着微弱的光：“我，我
在等你回来。”儿子愣了一下，随即笑着说：

“爸，您别等我，早点休息。”老余点点头，却
还是坐着不动。他的身影在灯光下显得格
外单薄，就像秋风中最后一片枯叶，随时可
能飘落。

儿子洗完澡，出来看见老余还坐在那
里，便坐在他旁边，说：“爸，您是不是有什么
心事？”老余摇摇头，又点点头，说：“我，我就
是觉得，我成了你们的累赘。”儿子听了，心
里一酸，说：“爸，您别这么说，您永远是我们
家的主心骨。”

老余笑了，眼里却有泪光闪烁。以前老
伴总说他是个倔老头，可如今，他连倔强的
力气都没有了。他望着窗外的星空，轻声
说：“我，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

儿子沉默了一会儿，说：“爸，我明天带
您去社区活动中心，那里有很多老人，您可
以跟他们聊聊天。”老余的眼睛亮了起来，
说：“真的吗？”儿子点点头，说：“真的，我明天
一早带您去。”

第二天，儿子果然带老余去了社区活动
中心。那里有下棋的、打牌的、聊天的，老余
站在门口，有些局促不安。儿子鼓励他说：

“爸，去跟他们打个招呼。”老余深吸一口气，
走进了活动室。一位下棋的老头看见他，招
手说：“来，一起下盘棋。”老余还真会一点，走
过去坐下。棋局一开始，老余就手忙脚乱，
不一会儿就输了。老头笑着说：“没关系，再
来一盘。”老余点点头，又坐下了。

就这样，老余终于在社区活动中心找
到了新的乐趣，不再整天闷在家里，生活
渐渐有了色彩，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看到老余的变化，儿子心里也松了一口
气。他知道，父亲虽然老了，但依然需要
朋友，需要交流。

窗外的玉兰花又开了，老余站在树下，
深吸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他
想起老伴在世时说的一句话：“人活一世，草
木一秋，可这草木，也得活得精彩。”

老余的新生
□汪行舟

横溪驿
□文瑞

新年的第一声问候，是忘年交小何
从横溪驿传来的。屏幕上跳出他的文
字，带着桃江的水汽与榕树下的温软：

“龚老师新年好，昨晚我夜宿横溪驿。
晨起，散步于桃江边，想起您当年初涉
杏坛，始步于此。虽是冬日，但周边山
野依旧青葱，桃江水清澈却急湍，没有
秋煞冬萧之景象。远眺江水去处，心存
挂念，祝先生一切皆好！”

寥寥数语，像桃江的水纹，一圈圈漾
开我心底尘封的横溪记忆。四十多年前
那个未满十九岁的青年，踩着峰山南侧
的晨雾走进横溪的模样，竟与小何笔下
冬日青葱的山野、清洌急湍的桃江，叠成
了同一帧画面。

我曾无数次在横溪驿附近的河岸上
守望日落，看桃江碧如绿带，从远山深处
蜿蜒而来。那时的桃江，春有桃花汛的丰
盈，浪涛拍打着岸边的顽石；冬有枯水季
的清瘦，河床裸露出浅黄的沙岸，却依旧
带着急湍的性子，撞碎在礁石上，溅起细
碎的水花。林场的贮木场就在附近，每个
黄昏时分都能听见圆木入河的巨响，混着
岸上的嘈杂人语，成了横溪最鲜活的背景
音。我总望着江水东流，遥想它摇来多少
上游桃川的传说，又带走多少横溪的故事
——那些关于青春、关于杏坛、关于山水
的细碎过往，都被这江水悄悄载着，流向
了岁月深处。

1981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横溪中
学，成了这里的化学老师。学校与浓口
村一墙之隔，村内的青砖大宅里，藏着
清末进士刘景熙的故事，这位赣州新学
的创始人，让横溪的山水沾了文墨的底
蕴。抗战时期省赣中避乱至此，郭大力
夫妇分教桃江与横溪，每个周末的相迎
相送，又为这片山野添了几分书香温
情。而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面
对着只比我小两三岁的补习班学生，只
能夜夜伏在灯下备课，笔尖划过纸页的
沙沙声，与墙外的溪流声交响成趣。夜

深人静时，横溪
和桃江的水意漫
进窗棂，恍惚间，竟觉
得那些流淌的水声，是
横溪写给青春的诗行。

横溪的四月，是被油桐花
染透的。校园内外的油桐树，把雪似的花
瓣撒得满径都是，走在树下，落英沾着肩
头，像驮了一身温柔的云。晚饭后总爱和
曾斯荣老师一起穿过花林，去桃江边看落
日。霞光把江面染成金红，远山的轮廓浸
在暮色里，曾老师聊着赣南掌故与中国历
史，我听着听着，心里悄悄埋下了文学的
种子。我也时常会和刘兆林老师踱步在
油桐树下，听他用软糯的赣州话讲市井故
事，风吹动花影，就连笑声都裹着清甜。
后来，我把油桐花开时落英缤纷的盛景，
以及在横溪教书、生活的点滴情状，凝练
成了散文《油桐花开时》。这些文字竟也
机缘巧合，先后入选了《散文海外版》与
《散文选刊》，让横溪的春光，借着墨香飘
向了更远的地方。

如今的横溪，油桐花盛景虽难寻，青
山却依旧不改容颜。桃江对面的山坡上，
脐橙林染了半山青绿；山下的李屋，《九龙
山采茶》腔调还在风中飘荡；而小何夜宿
的横溪驿，就立在桃江边的岸坎上，由林
场房产改建而来，榕韵灯影里竟生出几分
穿越时光的怀旧感。据说政府要把这里
打造成民宿集聚区，想来日后的横溪，会
有更多人循着桃江的水，来听这里的故
事，来感受这片山水的温柔。

小何说，冬日的桃江虽枯瘦，等春来桃
花汛，水量便会丰盈，就像横溪的故事，从未
因岁月流逝而褪色，反而在桃江的潮起潮落
里，酿得愈发醇厚。站在时光的此岸，望着
小何笔下的横溪驿，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
个踩着油桐花影的我，在桃江边守望日落，
任青春的幻想，随桃江的水，流了一程又一
程。而横溪驿就像一个温柔的渡口，绾住了
过往的岁月，也迎接着未来的晨光。

九龙盘里的祝福
□寄白

福寿图 徐淑荣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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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人过年，特别是在老城区，几乎家家
户户都会准备“酒笼盘”。

“酒笼盘”，也叫“九龙盘”，是将蒸好后的
腊味切成薄片，一样一样摆进盘里，因此被称
为“酒笼盘”。后来因为“酒笼”和“九龙”发音
相近，“九”代表长长久久，龙是祥瑞的象征，
所以“酒笼盘”也被赣州人称为“九龙盘”。

九龙盘是春节招待亲朋好友必备的美食
拼盘。从大年初二开始，这个美食拼盘摆在
桌上就没断过，吃了随时添加。拼盘的摆
法是，中间的空格摆放油炸花生米，其他空
格依次摆放板鸭、香肠、牛肉巴等。桌上同
时还会配一个果盘，果盘的中间格装的是
红瓜子，四周格子则盛有珊瑚条、芋头圆、
炒花生、炒米糖、状元红等食品，一直持续到
正月十五元宵节后。

亲朋好友一般是年初二开始串门走访，
即拜年。客人一旦上门，新年的欢乐气氛便
迅速弥漫整个屋子。主人热情地把客人迎进
屋，一边相互地问候，一边拱手作揖说着吉祥
话，并请客人一一就坐于圆桌旁，打开九龙

盘，端上果盘，拿出美酒，为客人斟上。
大家边吃边聊，和谐得如同一家人。女人

们则喜欢一边品尝九龙盘里的美味，一边分享
做香肠、晒腊肉时的辛苦与快乐。女主人先开
口：“来来来，大家拿起筷子，尝尝我做的香肠，
肥瘦相间，晒到了太阳，香味十足。”然后举起
酒杯，伴着相互的祝福一口闷掉。女主人殷勤
地继续说，来，大家一起来尝尝板鸭，这可是正
宗的……大家便拿起筷子，有序地你夹一块、
我夹一片，慢慢品尝着。随后，大家又一边嗑
着红瓜子，一边聊起生活中的一些趣事。聊着
聊着，就聊上了春晚，一句经典的台词，令满屋
子的人笑得合不拢嘴。几杯酒后，大家又相约
好，明天去谁家拜年，后天上哪家团聚。

随着时代的变迁，过年的习俗虽然发生
了变化，但九龙盘里的祝福没有变，只不过换
了种方式，更具现代的气息：订一个大包厢，
亲朋好友吃个饭，嗨嗨歌；微信聊聊天，传递
信息；视频见见面，相互祝福；自驾游玩，附近
走走；组团旅游，寻找诗与远方……这年照例
过得喜气洋洋，红红火火，有滋有味。


